
楔⼦

天上的⽗啊：

我知道⾃⼰不配被您爱，不配被您救赎。倘若您听到了我的
⼼声，请让我从⼈间消失。我罪孽深重。我是罪⼈，罪⽆可
赦。我对您的安排和⽤意⼀⽆所知，也不明⽩您为什么要让
我成为这样的⼈，然⽽我实在⽆法这样苟活下去。每⼀天，
我都在⾃欺欺⼈。每⼀天，我都在痛苦挣扎。主啊，我玷污
了您的圣名。

我不想再像这样⽣活在⼀⽚漆⿊之中。我已经腐化堕落，已
经⽀离破碎。我不值得您为我费⼼劳神，只求您饶恕我的家
⼈，不要让他们因为知道我如此不堪⽽蒙羞。我是同性恋，
伤⻛败俗。请赐我速死。我恳求您在全镇⼈和教堂会众得知
真相之前终结我的⽣命。源于我这不洁之⼼的耻辱，我的家
⼈⽆法承受。圣⽗啊，请满怀爱意地将他们拥于臂弯之中，
因为在他们丧⼦之后，只有您能治愈他们的⼼伤，让他们脱
离苦痛。

我已⽆计可施。难道我不配被⼈所爱，不配了解您教给我们
的幸福为何物？我⼀辈⼦都在遵循您的教诲；我努⼒压抑妄
念，假装对您唯命是从，可⼀切都⽆济于事。我爱我的家
⼈；⼀旦被逐出教会，我便会⾯临灭亡。所以我求您了结我
的⽣命，以示宽恕。

请继续借祷词、⽤爱来帮助我的家⼈，不要因为我的罪孽⽽
抛弃他们。请⿎励他们珍惜、热爱他⼈。在他们⽣命将尽之
时，请引领他们到达您的天国之⻔。主啊，请不要摒弃他



们，因为犯下罪恶的⼈是我，不是他们。

我以圣⼦之名义祈祷，

阿⻔。

我跪在床边，泪珠滚落脸颊，落在胳膊上。我压抑着啜泣，
痛彻⼼扉。痛苦已经蚀刻⼊我的灵魂。我为何如此颓丧？我
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承受这样的惩罚？
 
 
 

第⼀章

约拿

我把背包翻来翻去，看东⻄带全了没有，⼼⾥直发憷。这是
我⾼中⽣活最后⼀年的第⼀天。⼀所我从未去过的学校，⼀
座我刚刚安身于其中的⼩镇。等着我去认识的陌⽣⼈，等着
我去体会的全新经历。我闭上眼睛，仓促地祈祷起来，⽓息
凝滞在喉咙之中。

求您了，主啊，请让今天⼀切顺利。

卧室的⻔忽然开了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我慌忙回过头去，冲
兴⾼采烈的妹妹玛丽笑了笑。柔软的粉红⾊裙裾环绕着她的
双膝左右摇曳，巧克⼒⾊的卷发欢快地上下跃动。她个头随



妈妈，不算⾼，但我们兄妹俩都继承了爸爸的瞳⾊——淡褐
⾊。她今年⼗五，虽然⽐我⼩两岁，但已经算得上我的挚友
了。

“快点快点，要迟到了！”她穿着平底鞋站在硬⽊地板上，时
⽽扬起脚尖，时⽽翘起脚跟。

她的喜悦瞬间就洋溢在四周。她性格活泼，喜欢交际，⼀直
在扳着指头数⽇⼦，期待开学时能遇⻅跟她同样出⽣在新世
纪的⼈们。

“来了来了，别急嘛。”我把背包往肩膀上⼀甩，将深蓝⾊的
Polo衫往卡其裤⾥⼀塞，赶在她前⾯进了⾛廊。

我抓起两块华夫饼，将其中⼀个塞进嘴⾥，扭过脸，拼命躲
开妈妈热情的吻，溜了出去。

“你们俩别磨蹭了，赶紧出⻔，⼩⼼迟到！”妈妈在厨房⾥⾼
声嘱咐道。

我蹬上⿊⾊的范斯鞋，打开前⻔，刚在仓促之间回头喊了声
“再⻅！”，就被玛丽推了出去。

⼀声“主耶稣爱你们！”从我们身后依稀传来。

“天，玛丽。学校⼜没⻓腿，跑不了！”

“我可不想第⼀天上学就迟到。”她翻着⽩眼说——这么讨厌的
模样，只有做⼩妹妹的才摆得出来。学校映⼊我们的眼帘
时，她加快了脚步。



我⼼⾥⼜开始⼀阵阵发紧。我⾼四了，本应跟好朋友们在⼀
起，⽽不是在新学校⾥想⽅设法地寻找出路。

我做了个深呼吸，逼着⾃⼰记住我们为什么会在这⾥：是上
帝召唤我们⼀家⼈来代他履⾏职责。

我吃完华夫饼，⼩跑着跟上我那疯疯癫癫的妹妹，⼀起去办
公室。屋⼦⾥⾯，⼤家刚刚开始⼀天的⼯作，都忙得热⽕朝
天。秘书们不是在电脑前打字就是在接打电话；学⽣们匆匆
⽽⾏，进进出出，有的去教室，有的去找储物柜，与我们擦
肩⽽过。此时此刻，复印机的嗡嗡声竟然有了舒缓⼼绪的功
效。我俩⾛到柜台前，接待我们的是⼀位上了年纪的⽩发妇
⼈。

“早上好啊，有啥事⼉？”她问，她的南⽅⼝⾳让我忍俊不
禁。

“我俩是新来的。”玛丽和我异⼝同声。我跟她对视了⼀下，
轻声笑了笑。

“啥名⼉？”她转身向档案柜⾛去。

“我们都姓科恩。她叫玛丽，我叫约拿。”我说。

她拉开⼀只抽屉，在⽂件夹中翻找了⼀会⼉，最后带着我俩
的⼊学档案回到柜台。

“玛丽·科恩。”她⼀边读⼀边翻开了档案。

玛丽往前凑了凑。



“这是你的课程表、柜⼦号码和密码锁，还有学校地图。”

“谢谢。”玛丽⼀把抓过她的档案，头也不回地⾛出了办公
室。

“约拿·科恩，这是你的，课程表、柜⼦号码和密码锁，还有
学校地图。”

“谢谢您，⼥⼠。”我冲她点点头，赶忙集中精神找第⼀节课
在哪个教室上。

我只顾埋着头看地图，⼀下⼦撞到了⼈，脚下⼀个趔趄，身
体向后⼀弹，屁股重重地落在了地上。

“哎呦！”

“⼲嘛呢你？”⼀个半是不满、半是嘲讽的声⾳响起。

“抱歉啊，”我回了⼀句，忙着捡散落在瓷砖地上的纸张，没
有抬头，“我没留神。”

“废话。”他厉声说。

他只⽤两个字就把责任统统推到了我身上，声⾳中对我们相
遇的厌恶和鄙夷清晰可闻。听出他的语⽓后，我的⼿僵住
了。

我抬起头，只⻅他正朝我噘着上嘴唇——我从未⻅过如此性感
的男⽣。他肩膀宽阔，胳膊上肌⾁分明，⽽且真的很⾼，像
树⼀样⾼，我忽然希望⾃⼰其实是⼀只⼩松⿏。他的⾦发垂
在前额上，⼀丝⼀缕都完美⾄极，配上深蓝⾊的眼睛，让他



散发着我们这个社会上许多⼈所渴求的那种美国范⼉。

望着他的橄榄球⾐和⽜仔裤，我的下体抽搐了两下。球⾐与
他宽厚结实的胸膛相得益彰，裤⼦的⻔襟都让我艳羡不已。
每⼀位⼥性和男同都会有的春梦忽地涌到我的⾯前，从头到
脚都在弥漫着性的诱惑。

“你他妈⾛路的时候看着点。”

他出⾔不逊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我⽆法把⽬光从他身上移开。
我简直难以呼吸。⾯前这个英俊魁梧的⼈，与我⾃慰时假想
对象的形象完全重合。他是完美的诱惑，⽽他的表情表明，
他是撒旦本⼈亲⾃送到我⾯前来的。

我还没有起身，便被使劲推到了墙边的储物柜上。柜⻔的锁
硌进我的后背。

“你他妈看什么看？”我⾯前的帅哥咆哮道，⽤前臂将我紧紧
地压在后⾯的柜⼦上。“问你呢，看什么看，基佬？”

他的调⻔降低了⼀些，跟我⾯⾯相对，双⼿抓着我的衬衫。
我逼迫⾃⼰回忆那些骇⼈⼼魄的烦⼼事来让脑⼦别再乱想。
他挑起了我的情欲，却也让我害怕。万⼀他是上帝为了考验
我的忠⼼⽽派来的，那该怎么办？他令⼈⽣畏，⽽这种⽓势
与他的暴⼒⾔⾏毫⽆关联。然⽽我的整个世界开始围绕这个
在我⾯前⼤声咆哮的男孩旋转。我⽆法移开⽬光，尽管我知
道⾃⼰铁定要挨⼀顿暴揍。

等等。

基佬？



他怎么知道？

我忽地向他的双眼望去，看是否有迹象证明他获知了我的秘
密。我观察着他脸上的每⼀根线条，每⼀处明暗，不顾⼀切
地想要确认——确认我变态的⼈格尚不为⼈所明了。

我越是盯着他看，就越是要拼命地阻遏⾎液向腹股沟流动——
哪怕这时恐慌正在令我的⼼脏全速疾跳。刺⻣的恐惧正在蔓
延，我开始全身发冷。

别怂啊。振作，振作，振作起来。靠。

“说话！”他⼤喊道，同时⼿往我脑袋旁边的柜⻔上猛地⼀
捶，吓了我⼀⼤跳。

他的朋友们在他身后纷纷窃笑，可现在不是警惕他们的时
候。

“没、没、没看什么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
我怎么落到了如此境地？困惑和恐惧摄住了我的⼼神。我从
来没有打过架，此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我就说嘛。”他得意地笑笑，松开⼿，为我抹平了被他抓出
来的⾐褶，双⼿⼜往我的左右胳膊上⼀拍。

他的⼿从我的胸前扫过，险些引逗我发出呻吟。他转过身离
开，身旁围着⼀群橄榄球队员。他们刚才⽬睹了⼀切，却什
么都没有做。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



这⼀年会⼗分漫⻓。

我捡起再次掉落在地的档案，想看明⽩那张该死的地图。铃
声在我的头顶上⽅响起，让我⼼中⼀紧。第⼀天上课就迟
到，还有⽐这更过分的事情吗？

“迷路了？”有⼈在我身后问，声⾳甜甜的。

肾上腺素让我头昏⽬眩。我赶紧拨开眼前的乱发，看⻅⼀位
褐发美⼈正站在那⾥盯着我瞧。她的头发⼜⻓⼜直，下身穿
⽜仔裤，上身是⼀件紫⾊⽆袖衬衫。

“呃，嗯，是啊。”我⽆奈地耷拉下肩膀。

她笑笑，似乎在尽量掩饰⼼中的愉悦。“你第⼀堂是什么
课？”

她的⼝⾳不像学校秘书那么重，更为悦⽿动听。

我看着课程表读道：“美国政治。帕克⽼师。”

“哦，301教室，我的第⼀堂课也是这个，来吧。”她绕过我
往前⾛，我很快跟了上去。

“太谢谢了。”我的声调应该还算淡定吧？

“没事⼉。我叫安娜。”她向我伸出⼿来。

“约拿。”我回以微笑，跟她握了握⼿。

“你从哪⼉来，约拿？”



我哑然失笑。“这么明显吗？”

“嗯，这是个⼩镇⼦，谁跟谁都认识，我⼀点都不夸张。”说
着，她翻了个⽩眼。

“华盛顿州，⼀个离⻄雅图⼤概有⼀⼩时⻋程的地⽅。哦，
对了，你知不知道836号储物柜在哪？”我问道，想起⾃⼰对
柜⼦的⽅位也⼀⽆所知。

“哈，你运⽓真好，碰上我了！我的也在那边，不过我只能
在午饭时间去。”

“课间不⾏吗？”我读的上⼀所⾼中下课时间有⼋分钟，够
⽤。

“可能也⾏，但是有点赶。午间去时间更松快。”

我跟着她转进另⼀条⾛廊。

“你还上别的课吧？我给你指指路。”

“啊，谢了。”我找出课程表，读给她听。

安娜点点头。“伍德曼和布斯⽼师的教室都在刚才那条⾛廊
⾥。”

我在地图上找到她说的地⽅，做了标记。

“法利和斯宾塞⽼师的课在那边上，”她指了指前⾯的⼀条⾛
廊，“那两个教室旁边有⼀排储物柜，你的就在⾥⾯，”她⼜



冲正前⽅指指，“咱们的第⼀堂课在这上。”

我松了⼝⽓。“多谢了。”

她冲我笑着说：“没事⼉。”

我拉开⻔，让她先进，我跟在她身后。所有⼈都扭过头盯着
我看。我动动发紧的喉头，吞下⼀⼝⼝⽔。

我们正在履⾏上帝的职责。他引导我们到这⾥来，⼀定有其
缘故。
 
 
 

第⼆章

约拿

安娜领着我去上下⼀堂课，⼀路上⼜把我上第三节课的地⽅
指给我看。前两堂课的流程⼤同⼩异：点名，分发、阅读教
学⼤纲，讨论我们需要哪些资料，领课本。

第三堂课下课后，我把课本放进储物柜，去餐厅吃午饭。⼀
上午我都没有在课间看⻅玛丽，希望她⼀切顺利。

我找地⽅坐时，⼀群橄榄球队员从我身旁经过。我⼼中⼀
紧，等着其中某个冒出来冲我说点什么。⼏个橄榄球队员看
⻅我独⾃站在那⾥，窃笑⼏声，但只是径直⾛过去，占据了
⾥⾯的⼀张桌⼦。



我⼼惊胆战地挤出⼀⼝⻓⽓，向四下⾥张望，看⻅安娜在冲
我招⼿。我过去坐下，⼼⾥踏实下来。

“嘿，约拿，她们是我的朋友。”安娜为桌旁的众⼈做了介
绍，我笑着向⼏位⼥⽣点点头。

⼥⽣们的表情看来，她们似乎对我很感兴趣，这让我很不⾃
在。我曾经⾃欺欺⼈，跟⼥孩⼦约会过，可她们总想向我索
求吻和爱抚，⽽这些是我最不想做的。

我费⼒地吞下⼀⼝汉堡，忽然听⻅了妹妹的声⾳，便放下汉
堡。终于出现了⼀个我可以与之坦然相对的⼈。我觉得她⼀
定已经发现我同姑娘们格格不⼊，但她始终未置⼀词。

我脸上的笑容转瞬即逝。我看到了她身旁的⼈——他，那个男
⽣。是他把我推在储物柜上，是他在今早把双唇递到了我可
以吻到的地⽅，⽽⾃那以后，那对唇⼀直萦绕在我的⼼头，
那么饱满，那么挺翘，那么柔软。

“呃，嘿。”我向玛丽打招呼，但没有看向她。

他跟我对视⼀下，脸上挂着问号⽓宇轩昂地⾛了过来。我赶
紧为⾃⼰筑起⼀圈⽆形的保护墙，戴上⼀副⾯具。我不知道
这个家伙会对我造成怎样的伤害，但我有种预感，他⼀出
⼿，我的世界便会地动⼭摇。

“约拿，这是罗曼。罗曼，这是我哥哥约拿。”她兴致勃勃地
为我们介绍彼此，但我既没有表现出跟他握⼿的意思，也没
有同他说话。



他盯着我瞧了⼀会⼉，我转过身去。

“我猜你们那⼉的⼈好像不太懂礼貌。”

我愣住了，但不想还嘴。他的南⽅⼝⾳倒是让他显得坦率实
诚，可我知道，这是彻头彻尾的假象。我不能让他知道⾃⼰
已经对他动了⼼，否则⼀切都将不可挽回。他喜欢招三惹四
——只要是⻓了眼睛的⼈，哪怕只有半个⼤脑，也能对此⼼知
肚明。这个家伙横⾏霸道，⽽且乐在其中。

我扫视了桌⼦⼀圈，发现⼏乎每⼀个⼥⽣的眼睛都在饱含爱
慕地注视着他。

“约拿！”我妹妹⼩声喝道。“客⽓点嘛！”她声⾳很低，但离
我很近，⾜以让我把她的话听得清清楚楚。“妈妈怎么教你
的？！”

“交到朋友了，玛丽？我真替你⾼兴。”我回头说。

“有没有搞错？没⽑病吧你？”她简直要跺起脚来，我听⻅罗
曼被她这副怒不可遏的样⼦逗得笑出了声。

“哎呀，没事的，甜⼼。我会好、好、照顾你的。”我听出他
话中有话，不由得挺直了后背。

我⽤余光看到他⽤⼀条胳膊搂住了我妹妹的肩膀，顷刻之
间，我俩的⽬光对接了。他慢条斯理地粲然⼀笑，顽⽪地眨
了眨眼，顺势让玛丽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带着她直接向⾥
⾯的那群橄榄球队员⾛去。我环视四周，只⻅⼈⼈都⽴在桌
旁，想从蛛丝⻢迹之中探寻这边出了什么事。我感觉⾃⼰刚
刚完成了⼀场社会性⾃杀。



“约拿。”安娜⼜在叫我的名字，但此时此刻我顾不上理她。

玛丽跟他，跟那个⼈在⼀起。那个撼动了我⼼魂的⼈。我不
认识他，但我不必认识他。他是个危险分⼦。

“约拿！”

“⼲嘛？！”我⼏乎吼了起来，猛地抬起头，跟安娜对望。看
到受伤的表情在她脸上蔓延开来，我深吸⼀⼝⽓，⼜慢慢呼
出。“对不起。”

“让你妹妹离他远点，他不是省油的灯。”安娜隔着桌⼦凑近
我，忐忑地说，声⾳很低，就连我都勉强才听得到。

“他是什么⼈？”我紧张万分地问，也向她那边凑了凑，免得
被多⼼的⼈听到。

“他是罗曼·⾦，校橄榄球队的四分卫，我们学校⼆⼗年以来
最优秀的⼀个。在这⼀带，他为所欲为。他身份⾦贵，可不
是只凭他的姓。”她的眼神告诉我，事实不⽌如此，还有更
⿊暗的⼀⾯，可我⽆权逼她多说。“喏，你看着像是个好
⼈，所以我觉得你妹妹也应该是个好姑娘。罗曼·⾦只要得
逞就会拍拍屁股⾛⼈。你明⽩我的意思吧？”

惊惧让我的内脏痉挛发痛。我完全明⽩她的意思，尤其是玛
丽现在正渴望着被新环境接纳，更有可能会任他予取予求。

“今早我跟他发⽣了点冲突。我不⼩⼼撞到他，他直接把我
甩到了储物柜上。”



“他动⼿我⼀点都不奇怪，可我没想到你竟然没被揍个⿐⻘
眼肿。”

“开玩笑吧，他那么暴⼒？”

“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他揍⼥⽣，但是打架嘛，哈。⼀般都是
他挑起事端，然后整个橄榄球队的进攻锋线就会插⼿，替他
搞定剩下的事。他得参加⽐赛，万万不能受重伤。”

太荒谬了。我们到底搬到了怎样⼀个地⽅啊？

“真的？”

⻅我⼤惑不解，安娜哑然失笑。“⼩哥，你现在是在南⽅。
这⾥的⼈只在乎两件事，⼀是橄榄球，⼆是上帝。在他们眼
⾥，⾼中校队队员的地位并不亚于NFLnote的职业球员。
靠，星期五晚上要是有⽐赛，差不多整个镇⼦的店家都不开
⻔做⽣意。”

匪夷所思。简直像是搬到了⼀个全然不同的国家。为了看⾼
中的橄榄球赛，整个镇⼦都要关⻔？

“这合法吗？”

“下周五来看⽐赛，你⾃⼰问警⻓呗。”她笑着看向我。

全国橄榄球联盟（National Football League），北美
最顶级的橄榄球职业联赛组织。



 
 
 
 
第三章

约拿

放学铃声响起，⼤家都急着离校。我把最后⼀堂课发的书放
进储物柜后，向校⻔⾛去，想着玛丽应该正在等我。⾛到楼
⻔时，我环视四周，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

安娜从我身旁经过⾛向了校⻋，还冲我招了招⼿，我对她回
以微笑。除了她，谁都没有把杵在那⾥的我放在眼⾥。

玛丽去哪⼉了？离校的⼈潮已经退去，剩下的只有零星⼏个
掉队的⼈。忽然，我看到了仍在教学楼中的罗曼和玛丽，不
由得咬紧了⽛关——玛丽后背紧贴储物柜，⽽罗曼向她俯身过
去。⽐起早上的他把我⼀把推到破储物柜上，现在他对我妹
妹可友好多了。

“玛丽。”我叫道，罗曼和玛丽都扭过头来。

罗曼挑起⼀边眉⽑，露出了坏笑。他⼀边死死地注视着我，
⼀边倾下身，对玛丽⽿语了什么，吻了吻她的脸颊，这才站
直身体。随后，他退后⼀步，盯着我，抛过来⼀个桀骜的⻜
吻。玛丽的脸颊泛起红晕，她向罗曼告了别，怒容满⾯地向
我⾛来。

我冒险回头扫了⼀眼。罗曼靠在玛丽的储物柜上，向我扭过



身来，⽤⼀只⼿⽐划了⼏下打⻜机的动作，冷笑⼀声，歪歪
脑袋，⾛了。

“死娘炮。”他在转过拐⻆时⼤声笑道。

我⼀下楼就快步疾⾛，想追上玛丽。她并没有放慢速度。

“玛丽！”我吼道，我俩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。

她径直上了⼈⾏道，向我们的新家⾛去。

“⾛慢点。”

她⼀⾔不发，只顾着闷头⾛路，步履坚定，后背挺得直直
的。

“你到底为什么⽣我的⽓？”

要说谁有权利⽣⽓，那个⼈也是我——他把我甩在了储物柜上
哎！

“你有没有搞错？！”她猛地转过身来，惊得我不禁退后⼀
步。“我把你介绍给我新交的朋友，可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！
太没礼貌了！”

“今天早上他把我推到了储物柜上！他不是好⼈！”我吼了回
去。“柜⻔锁把我后背都硌⻘了！”

她双⼿叉腰盯着我。“他是有理由的吧？”

“难道你不顾你哥哥，要站在他那边？你才认识他多久？⼗



分钟？我可是你的亲哥哥！陪你⼀起⻓⼤的亲哥哥！”

我俩站在⼈⾏道上，对峙着。

“他的事你知道多少？我可听说他这⼈不怎么样。”

玛丽翻了个⽩眼，转身迈步，挥了挥胳膊。“肯定是那群⼥
⽣，⼊不了他的眼，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他很好，好得
不得了。”

“好？开玩笑吧？我只看他⼀眼，就知道他是个混蛋！”

⼀个我⾃知⼀旦得到机会就会毁掉我的混蛋，但为他⽽堕
落，也许值得。

“哈，你就这么肯定？”

“他把我甩在储物柜上，下⼿那么狠，我后背都⻘了。他还
骂我是‘基佬’。这都是好⼈⼲的事吗？”

“凡事总有个起因吧？你⼲什么了？”

“你是认真的？！你觉得我是⾃作⾃受？”我紧咬⽛关，直到
⽛床隐隐发痛才张嘴吁出⼀⼝⻓⽓。“⾏吧！你⾮要相信他
是个好⼈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记住我提醒过你就好！”

她停下脚步，望着我⾛到她的前⾯去，但我并未⽌步。

“罗曼·⾦这样的⼈，只想从你这样的⼥孩⼦身上得到⼀样东
⻄，⽽他们⼀旦得⼿，就拍拍屁股⾛⼈了。”



之后我俩回家的路上⼀声都没吭。

我讨厌他。罗曼·⾦。他这名字都带着混蛋味——就连“混蛋”
这个词都不⾜以形容。真要命，⼀提起这个名字，我就热⾎
沸腾。我讨厌他，但⼜感觉不等这⼀年结束⾃⼰便会爱上
他。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⽽来。除了混蛋，我对他没有
别的想法，可他身上有⼀种东⻄在向我招⼿。

这也是我讨厌他的原因之⼀。

 

 

第四章

罗曼

汗⽔淌过我的脸颊，顺着后背流下。随着橄榄球训练的进
⾏，滚滚热浪⼀阵接⼀阵地往我们身上扑。上个星期才开
学，可我们⼀周三天的训练已经持续了⼀个⽉。在我们这
⾥，橄榄球代表着⼀种⽣活⽅式。打球就是为了赢，不管怎
样都他妈得赢。就算病了，就算受伤了，球还是得打。

我含着⼀⼤⼝已经变得温热的⽔，往天上⼀喷，就着洗了洗
脸。我的保护垫已经被汗⽔浸湿。真想洗个冷⽔澡啊。

⼀声刺⽿的哨声响起，随后传来了哈⾥斯教练的⼤叫：“快
快快！归队！”



我盖上⽔瓶扔到地上，抓起头盔便跑回训练场。我们已经练
了⼀个⼩时，都累得要命，可开学后的第⼀场⽐赛定在下个
星期五，得做好准备。

我等⼤家列好队后喊出⼝令，抓起橄榄球。

“开球！”

⼤家跑动起来。球在我的⼿⾥，我退后⼏步，打算找个空当
掷球。我⽅接球员们都在移动，但场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机
会。防守队员正在突围，我得动起来。泰勒在最后关头撕开
⼀条⼝⼦，我把球朝他那边抛去。他狂奔阻截，纵身⼀跃，
在半空中接住了球。漂亮！现在没有⼈挡在他和球⻔区之
间，他狂奔起来，决意来个触地得分！

他把球往地上⼀砸，跳着舞庆祝胜利，我们作为他的队友也
都为他欢呼。

我爸认为我铁定会成为橄榄球球星，能分毫不差地跟随他的
脚步。

“布莱顿！德⾥克！刚才你们⼲嘛呢？妈的，刚才泰勒怎么
没⼈盯？你们到底⾏不⾏？不⾏就给我滚下场坐冷板凳！”
教练总能找到⼈的软肋。“再来！”

我们都拖着沉重的脚步⾛回码线前。没⼈敢发牢骚。我们总
是动不动就被罚坐冷板凳。

⼤家再次列好队。进攻⽅、防守⽅，⼈⼈都等着号令响起，
拼上所有的⼒⽓。



我喊道：“开球！”⼤家都向前冲去。

德⾥克和布莱顿挡在泰勒⾯前，想要把他拖住，但泰勒⽐他
们块头⼤，突破了他们的防守。他被迫放慢了进攻节奏，我
知道，他⼼⾥⼀定窝着⽕。我俩从⼩⼀起玩到⼤，他是我最
好的哥们⼉。

他向前猛冲，⼜朝右急转，给我使了个眼⾊，于是球向他⻜
了过去。他腾空⽽起，抱住了球。然⽽刹那间，我俩同时被
扑倒在地。我被对⽅的防守队员死死地压在地上，肋⻣痛得
我直叫。两三个星期前，我亲爱的⽼爸冲我的后背来了⼏
下，现在我不得不怀疑⾃⼰有⼏根肋⻣被他揍出了⻣裂。

“放开我，靠！”我吼着，下巴绷得太紧，⽛都疼了起来。

哨声响起，⽐赛结束了。我身上那个死沉死沉的混蛋起来
了，让我终于能痛痛快快地喘⼝⽓。我闭上眼睛，⾜⾜躺了
⼀分钟。

再熬九个⽉我就远⾛⾼⻜了。

扑倒我的球员伸过⼿来，我顺势拉住——这样起身还潇洒⼀
些，不会像个瘸⼦⼀样狼狈。

“抱歉啊，哥们⼉。没事吧？”他把⼿搭在我的肩膀上问。

“没事。”

“⾦！”教练喊我。我转身看他，⼼⾥⼀紧。“别⼈⼜不是不
能接球！⽤他们啊！”



“是，教练。”

“去洗澡吧。”

⼤家⼿⾥提着⽑⼱、头盔和⽔瓶，从在围栏前⼀字排开的⼥
球迷⾯前经过，慢步向更⾐室⾛去。⼀个⼥⽣捧着⼏瓶冰
⽔，递了过来。我抓过⼀瓶，使劲拧开瓶盖，没有表现出⼀
丁点谢意。如果我的奶奶在旁边，肯定会骂我不讲礼貌。可
我是肯塔基州⼀个⼩镇⼦⾥的明星四分卫，⼈⼈都认识我，
所以我他妈想⼲什么就⼲什么。当明星就有当明星的好处。

有⼈从我身后跑上来，拍了拍我肩膀上的护垫。

“我说，下星期⽐完赛的那个派对，你去不去？”我最好的朋
友兼队友泰勒问。

“啊，去啊。你也知道，啤酒啦，⼝活⼉啦，我哪拒绝得
了。”我坏笑着挤眉弄眼。

“可不是嘛。”泰勒推了我⼀把。更⾐室的⻔开了，满是汗味
的潮湿⽓息扑了出来。

泰勒左转去他的储物柜前脱护具，我经过两排柜⼦，找到了
⾃⼰的。周围全是⼈，⼏乎都在⼀边显摆肌⾁⼀边胡咧咧，
讨论着我们下周⽐赛的阵容。

我把护甲肩垫塞进背包，把剩下的护具都留在身上，等回家
再换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绝不在公共场合洗澡。读⾼⼀那
年，有⼀次我忽然在洗澡时硬了，他奶奶的，没有任何原因
地硬了。⾃从那时起，我就再也不冒险了。有些事最好就不
要去管。尽管我很想扯掉护垫下湿淋淋的T恤，但是不⾏。



我不知道背上的瘀伤有多严重，⽽我为解释这伤的由来能⽤
的借⼝，只有球队训练。

我拿起背包，挤出更⾐室，⾛到学⽣停⻋场找到我的⽪卡，
把背包“砰”的⼀声甩进后厢，然后⽤钥匙打开⻋⻔，爬进了
驾驶座。雪佛兰⻋厢⾥热⽓腾腾，让我透不过⽓来。肯塔基
九⽉初的天⽓简直要热死⼈。

我把钥匙插进点⽕器，摇下⻋窗并打开空调。⻋⼦⾥凉爽下
来以后，我拿起⼿机，翻看球探发来的短信——他们都想拉我
⼊伙。这群家伙⼤多已经被我打发掉，可每年都会有新的球
探出现，等着我去应付。

我把⻋停在⻋道上的红⾊奔驰旁，没有拔下钥匙，坐了⼀
阵。在这座破镇⼦⾥，⼈⼈都知道他是个酒⻤，也都看得出
我妈妈⽼是战战兢兢。这段⽇⼦她简直瘦成了⼀具骷髅，不
过这不打紧，因为她⼉⼦可是“我们镇多年以来最他妈优秀
的四分卫”。

总有⼀天，我要⽤棒球棒把那辆破⻋砸个稀巴烂。我撇着嘴
熄⽕下⻋，从后⻋厢取出护具，拖拖拉拉地进了屋。我爸妈
没现身，这倒不奇怪。我⽼爸肯定正在书房⾥捧着酒瓶过
瘾，⽽妈妈正在等着听他的吩咐。

我吃⼒地迈步上楼，肋⻣痛得厉害。操！我逼着⾃⼰动作麻
利点，免得被爸妈看⻅，受⼀番折腾。我现在最不愿意⼲的
事就是再跟爸爸打⼀架。

我向浴室⾛去，顺路把护具扔进卧室，⼜脱掉T恤。我站在
镜⼦前⾯，转过身照了照，后背上紫了⼀⼤⽚。真他妈⾏。



我双⼿撑着洗脸台，脑袋耷拉下去。我他妈⼲嘛要这么卖
命？今天训练时那⼀压可能让我这⼏根倒霉肋⻣⼜多了⼏道
裂缝，要是对⽅再⽤点劲，谁知道我得受多重的伤？

我拧开⽔⻰头，调了调温度，好让洗澡⽔能够缓解训练留下
的燥热，但⼜不⾄于冰得难受。外⾯热得要命，再往身上浇
热⽔实在太难受，虽然我其实应该来个热⽔浴。

我剥去球裤和护垫，站在花洒下⾯。⽔流冲击到了我的肋
⻣，让我忍不住“嘶”了⼀声。

我拿过浴液，⽤⼿在身体上擦洗，抹去汗⽔和在球场上沾到
的泥⼟。我忽然想到玛丽和约拿，下体随之硬了起来。那姑
娘脸蛋漂亮，⼈也单纯，很容易上⼿。

可是，约拿呢？

⾎液向我的腹股沟涌去。我的那话⼉⼀下⼦变得沉甸甸的，
不由⾃主地抽动起来。我的⽼⼆因为⼀个男⽣硬了，这不是
头⼀回，可每次这种屌事发⽣，我都恶⼼得要命。我不是同
性恋，我不可能是。但我就是管不住⾃⼰的那话⼉，没法让
它别再对那个牧师的⼉⼦起反应。

我⽤沾满浴液的⼿摸到硬得作痛的下体，头⾼⾼后仰。脑海
中，约拿·科恩也在看我。他结实的胸膛与我的前胸紧紧相
贴，他的⼿使劲抓着我的肌肤。我⽴刻起了鸡⽪疙瘩，⼀阵
战栗随即沿着脊柱向下传去，让我的睾丸⼀缩。

我的欲望愈发⾼涨，撸动也随之加速。我连连向⾃⼰的⼿挺
腰冲击，追逐着只有⾼潮才能带来的极乐。⽔冲刷着我的身



体，我⼿上的速度越来越快。最后我⼤声呻吟着，将精液射
在花砖墙上，快感随即蔓延开来。我向前倒去，⼿重重地往
墙上⼀拍，撑起⾃⼰的身体，膝盖⼀个劲地发软。

操他妈的。

我他妈不是基佬。

为了惩罚⾃⼰，我再次调节⽔温，⽤冷⽔洗完了澡。⾛出浴
室时，我全身发⻘，⽛⻮直打架。我赶紧擦⼲⽔，随便翻出
⼀条篮球短裤和⼀件T恤套上。

⼿机屏幕亮了。泰勒给我发了条短信，但我没有打开看。他
说的不是⽐赛就是打炮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在⼤热天
⾥训练已经够熬⼈的了，再加上刚才那次⾼潮和要命的冷⽔
澡，他⼤爷的，我得好好睡⼀阵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